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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京城某报社的编辑老吴，

熟悉他的人都叫他“琴痴”。为什

么?因为他对京剧最主要的伴奏乐

器——京胡的痴迷程度简直到了无

以复加的地步。

镜头一：有一次他到一位收

藏京胡的朋友那里，看着一柜的好

琴，他就像“钉”在了那里，一看

就是半天，人家喊他吃饭竟没任何

反应。

镜头二：他曾到天津拜访一位

制琴名家，晚上竞和衣抱着几条罕

见的好担子睡了一宿，感动得这位

制琴师后来就用这几条担子给他做

了胡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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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三：多少次睡梦里，他都

在制琴名家里寻觅，得到良琴，或

欣喜若狂，或喜极而泣!可醒来后

才发现竟是南柯一梦，令老吴懊恼

不已。他说，与其这样，我宁愿长

梦不醒。梦虽梦，可它毕竟是希望

的别名，老吴从未放弃对好胡琴的

执着追求。

凿壁偷戏
老吴叫吴兴文，今年50岁出

头。他称，从少年时代，他就迷

上了民族乐器。老吴最早接触的乐

器是竹笛。那是文革时期，他不知

道从哪里找来一根竹笛，无师自通

地就会吹奏很多曲子。上中学时，

他的兴趣又转向了二胡。听到一个

同学拉二胡，觉得二胡的音色很好

听，就让同学教他拉二胡。同学只

教了他一个调的把位，他很快就摸

索着会用很多调门把位拉奏一些会

唱的曲子，令同学大感意外，不得

不承认吴兴文在音乐方面绝对具有

天赋。

文革期间，现代革命样板戏

盛行。有一次，吴兴文在同学家

里做作业，正巧赶上收音机里播放

《红灯记》选段，优美的唱腔，特

别是那卓然独立于上百人交响乐队

的京胡声，声如裂帛、响遏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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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至极，使刚上初中的吴兴文一

下子对京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

后，只要一听到京胡那脆亮悦耳的

声音，他就兴奋得不能自持。爱听

京戏的吴兴文，多么希望有一天家

里也能有一台“电匣子”。可由于

母亲有病没工作，一大家人的生活

全靠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

艰难的家境只能糊口，买收音机那

简直是异想天开。所以才有了下面

的故事：每当隔壁邻居家的“电

匣子”播放样板戏时，吴兴文就

把耳朵紧紧贴在墙壁上听，这已成

了他的一个习惯。可总隔着墙听毕

竟听不清楚，也不过瘾。有时逢到

特别精彩的唱腔时更是急得他直跺

脚。急中生智，他一抖机灵，找了

一把镙丝刀，就在墙上挖呀挖，终

于在墙上抠出一个洞，隔壁家“电

匣子”播放的丝竹美韵一下子灌进

他的耳朵里，他贪婪地听着，忘了

天，忘了地，忘记了他自己。对京

戏的饥渴使他根本就没想这种行为

的后果。邻居发现后找上门来，父

母并没有责怪他，因为他们深知：

他们的儿子对京剧实在是太痴迷

了。邻居也很无奈，只好把“电匣

子”挪到墙的另一边。但这对于痴

迷京剧已不能自拔的吴兴文来说根

本无济于事。循着邻居家“电匣

子”播放节目的声音，吴兴文把耳

朵紧紧贴在墙上，判断出“电匣

子”的准确位置后，他又故伎重

演——在墙上挖洞。凿穿一看，果

然，“电匣子”正对着洞口，刹那

间，美妙的京剧唱腔再一次飘了过

来。这时的吴兴文，那得意劲儿就

甭提了，俨然就是战场上凯旋的战

士，完全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更

陶醉在那沁人心脾的旋律中。古代

有一则典故叫“凿壁偷光”，吴兴

文的所为可称为现代版的“凿壁偷

戏”。可是邻居家的“电匣子”并

不能保证经常播放京剧，所以，有

的时候，吴兴文还经常跑到东边离

家不远的水库大坝上听有线广播播

出的样板戏。无论春夏秋冬，常见

的情形是：不论是写作业还是吃

饭，只要一听到远处大喇叭里正在

播出样板戏，他会立刻放下笔或筷

子，撒腿就往大坝上跑，因为站在

那里才能听得更清楚。在寒风凛冽

的冬天，一位痴迷京剧和京胡的少

年伫立在朔风中凝神聆听着优美的

京剧唱腔和美妙的京胡音乐，忘记

了如小刀割在身上的呼啸北风，忘

记了把两腿冻得麻木的严寒⋯⋯这

情景不禁让少年的父母怦然心动。

父亲看他太爱京胡了，就从几十元

的工资中拿出几近一半给他买了一

把京胡。从此，吴兴文便与京胡结

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邻居家的

“电匣子”和大坝上的有线广播是

蝴睦盟墨蛰辚瓣

吴兴文痴迷京剧的启蒙老师。至今

想起这一幕来，吴兴文也为自己当

初对京剧、京胡的痴迷而感叹不

已。

喜逢伯乐
1972年，吴兴文中学毕业下

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插队

期间，因为酷爱京胡演奏，他通过

邻居一位大叔介绍，拜东北著名琴

师曹复舜先生为师，入门学艺。曹

先生原本是辽宁省旅大京剧团二团

专业琴师，后来被借调到鞍山京剧

团，从此在鞍山落户。文革期间被

下放到鞍钢机车车辆厂负责浴池工

作。吴兴文难忘当年每次从乡下回

家后找师父学琴的情景。 “晚上我

与师父住在一起，一直长谈到深

夜。换上一池子新水，到清早，师

徒俩泡在热气腾腾的池子里聊着京

戏和胡琴，要多惬意有多惬意!”

回忆起这些难忘的情景，吴兴文感

叹道：仿佛就是昨天。

吴兴文对恩师十分崇拜，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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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除了会拉京胡、弹钢琴外，还

有一手绝活——能用马尾弓拉锯

琴，并能拉奏出动听的乐曲，人称

‘大锯曹’。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

日语。”在师父的指导下，吴兴文

逐渐能拉许多当时很流行的样板戏

曲目。他说： “过去我是一匹野

马，经过师父的驯教，我才逐步走

入正轨，逐渐改掉了我拉琴中存在

的干、艮、倔的毛病。”

在盘锦插队的4年中，吴兴文

无论是在水田里干活还是挖大沟、

清淤，艰苦的磨砺都没有动摇他爱

好京戏、收藏京胡的决心。有一

年，通过师父介绍，吴兴文前去省

级文艺团体面试，带着脱谷后的满

身尘土和下乡后一直陪伴他的胡

琴，他为考官拉了几段现代戏，精

彩的演奏技艺打动了在场所有的

人。初露锋芒的他顺利通过了考

试。此后，吴兴文一直在焦急地等

待着被专业院团录用的消息，结果

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他才

知道，省院团曾多次来大队要他，

而大队有关人员根本没有把这消息

告诉吴兴文所在的小队。阴差阳

错，就这样，吴兴文与专业院团失

之交臂。可这并没有影响吴兴文对

京剧的一腔热爱和执着追求，相反

更激发了他刻苦练功，琴技再上层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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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访名家
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四年之后，吴兴文进入了鞍山

日报社，由一名印刷工人成长为一

名编辑。t990年，他以新闻学硕士

研究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传媒

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从此，

他全身心投入到学业中。《中国应

用电视学》、《中外广播电视百科

全书》，吴兴文是主要撰稿人之

一。但是，繁重的学业并没有影响

吴兴文对京剧的挚爱，学习再累，

他也要抽点儿时间练琴。一年一度

的广院艺术节给了他一个充分展示

自己才华的舞台。入校不久，同学

推荐、老师力举让他代表研究生在

马上就要举办的艺术节上献艺。那

一天，广院的大礼堂座无虚席，人

声鼎沸，场面异常火爆。轮到吴兴

文登台了，他手持京胡坐在舞台正

中，台下的大学生不知他以哪种形

式表演，窃窃私语着，正疑惑闯，

随着一句韵味十足的“提篮小卖拾

煤渣”的演唱，台下爆发出暴风雨

般的掌声、喝彩声，从第二句“担

水劈柴也靠她”开始，台下的师生

和吴兴文一起合唱并直到结束。暴

风雨般的掌声又再次响彻大礼堂并

经久不息。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

这段《红灯记》中“穷人的孩子早

当家”还不过瘾，还要让吴兴文再

来一段。广院喜欢京剧的老师都与

吴兴文成为知音，他经常给他们调

嗓子，甚至当时的老院长也在他的

琴上过了一把瘾。几乎所有的大学

生、研究生，都是通过这种形式认

识的吴兴文。毕业后吴兴文被分配

在北京某主流媒体从事编辑工作。

无论工作环境、生存环境发生何种

变故，他对京胡的痴情始终不改。

吴兴文是首都新闻界票房琴师，可

谓实至名归。他曾为一些专业演员

调嗓。2003年春节后，吴兴文还在

央视《跟我学》栏目学习演奏苟派

名剧《红娘》中“小姐你多风采”

唱段。闲暇之余，老吴除了到票

房与朋友们一起拉拉唱唱，收藏

良琴也成为他生活中一大嗜好。为

了得到上乘的京胡，老吴遍访京津

一带的制琴名家，如制琴大师许学

慈、李运智，著名京胡制作家刘正

辉、宋家维等，都成为他的知交。

在吴兴文的京胡藏品中，有30多把

名琴都是这些制琴名家为他特制

的。

百年老琴
在吴兴文家里，他亮出了所

有的“家底”，这些京胡各具其

妙，或一线通天，或花色斑斓。其

中有通体油黑的“黑老虎”、象牙

白的“白紫竹”、半褐色半黄色的

“阴阳面”。值得一提的是吴兴文

的一把“十三太保”的紫花罗汉琴

尤为难得。拉奏几把有代表性的京

胡，它们或或清脆袭人，或高亢激

越，或宽亮醇厚，特点鲜明、风格

各具。此外，吴兴文还收藏了老一

代胡琴

制作大

师洪广

源亲手

制作的

两把京

二胡，

一把为

老花梨

木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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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另一把为老红酸枝木的二黄，

两把琴的琴筒里都贴着洪广源的商

标和照片。这一对京二胡音色优

美、味道醇厚，从包浆上看，两把

琴至少也历经半个多世纪了。

在这几十把京胡中，吴兴文最

得意的是一把百年老琴。

谈起百年老琴的由来，里面

还有许多故事。 “这把老琴原主

人为著名琴师贾贤英。贾先生曾为

名净金少山、裘盛戎操琴，是现代

京剧《奇袭白虎团》唱腔的主创者

和首席琴师。1934年，百代唱片公

司为京剧大师金少山、李多奎、姜

妙香、萧长华灌制京剧《打龙袍》

时，贾先生就用这把琴伴奏的。”

吴兴文告诉我，1946年，贾先生将

此琴赠予了他的师伯、著名琴师曹

笑尘。1952年，曹笑尘携此琴参加

抗美援朝支前义演，那次义演所得

收入全部捐赠国家用于购买军火。

1959年，曹笑尘将此琴传给其胞

弟，即吴兴文的恩师曹复舜。

“1 953年，我师父在旅大京

剧团工作期间，曾用这把老琴为当

时国家二级演员、著名文武老生曹

艺斌，著名青衣演员容丽娟、著名

余派老生陈正岩、著名男老旦哈鸿

滨伴奏。”吴兴文接着说：“1957

年，我师父被借调到鞍山京剧团，

为马连良亲传弟子、著名老生李博

华，著名黑净赵云樵，以及分配到

鞍山京剧团的吴钰璋、沙淑英、艾

美君、马玉琪等中国戏校10名毕业

生操琴，用的也是这把老琴。”在

曹复舜先生86岁(2005年)时，他

将这把爱不释手的百

年老琴传给了吴兴

文。用曹复舜先生的

话说：这把老琴经历

了太多的沧桑——战

火纷飞的年代，它没

有因枪林弹雨而音

哑；抗美援朝时期，

它为和平与正义而高

歌；革命样板戏时

代，它又为“红色经

典”而呐喊。

这把百年老琴还险些丢失。那

是在文革时期，曹复舜先生已从剧

团下放到工厂。为排样板戏，市京

剧团造反派带人到曹复舜先生家强

行“借”走了他这把须臾没离过身

的百年老琴。这一“借”就是十几

年，直到落实政策后，百年老琴才

重新回归到吴兴文师父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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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文还有一把近百年的老

琴，那是一位朋友送给他的。

那是2006年夏天，吴兴文去

哈尔滨市拜访一位朋友，朋友也喜

爱京胡，几把老胡琴中有一把也近

百年。据朋友介绍，这把琴的原主

人是一位著名琴师，他在落难时住

在朋友家里，为答谢朋友，以此琴

相赠。吴兴文接过老琴一试，此琴

清脆悦耳，韵味醇厚，实属难得。

见吴兴文对这把老琴如此痴迷，那

位朋友当即决定把这把老琴赠送给

他。吴兴文虽推辞再三，最终拗不

过朋友的一番美意，便惶恐地接受

了。

老吴常说的一句话是：以琴结

缘，以琴会友。采访就要结束时，

我问老吴，今后你对收藏好琴还有

什么打算?老吴一脸的期盼：在我

的后半生里，我别无奢望，只求能

收藏几把极品老胡琴，与他们相伴

相守一生!

本刊记者／孟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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